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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话剧创作关注话剧创作
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里，“商业化运作，产业化

发展”的思路被运用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明星制”
这一商业手段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使它越来越不安分
于广告圈中，而是朝着生活的各个方面拓展进军。“明星主
持”随处可见、“明星作家”也是屡见不鲜。如今，“明星制”
也活跃到了戏剧的舞台之上，形成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当今话剧舞台上一些叫座叫好的剧目，
都笼罩了一层明星的光环。在故事、主题、思
想等因素的考虑之外，是否有明星演出成为
了越来越多老百姓买票进剧场的重要原因。
对于明星自身来说，回归话剧舞台是他们艺
术上的一种追求。即使有着影视传媒的巨大
诱惑，舞台也始终保持着它独特而不可替代
的魅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产业化的进程，原本由国家统
筹安排、全额拨款的国有话剧院团，不再仅仅是国家意识
形态的宣传者，而且是公共文化消费中艺术产品的生产
者。既然呈现于舞台之上的戏剧作品，它的一部分价值的
实现，要靠进入流通领域，向观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售
卖戏票取得，那么它也像其他工业产品一样具有商品属
性，因此，必然要面临如何应对市场挑战的现实。而明星加
盟就是其中一个迅速占领话剧演出市场的有效捷径。不可
否认，当今话剧舞台上一些叫座叫好的剧目，如《四世同
堂》《简爱》《窝头会馆》《喜剧的忧伤》等，都笼罩了一层明
星的光环。在故事、主题、思想等因素的考虑之外，是否有
明星演出成为了越来越多老百姓买票进剧场的重要原因。

明星话剧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的 90 年代。那时因为
受到影视产业迅猛发展的强大冲击，大量的舞台演员和观
众都被拉进了电视电影的大潮之中，中国话剧的演出市场
曾出现了一度低靡的萧条景象。话剧出现彷徨，但却并没
有因此而停止。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时刻，明星开始登场。正
因为电视电影走进了千家万户，影视明星变得家喻户晓，
所以明星回归舞台的演出方式就重新把人们带进了剧场。

“明星制”是商业戏剧的一个突出特点，明星话剧的萌芽伴
随着商业戏剧而出现。1994年，在北京上演并引起反响的
剧目《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是商业戏剧发展的源头之

一。当时被炒得大红大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选用了演艺明星史可出任主演。另外，郑铮、
姜文等影视明星陆续回归舞台，分别演出了《情感操练》《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等话剧。此
后，雷恪生出演了《老顽固》，陈佩斯出演了《托儿》，葛优出演了《希望长安》，肖雄出演了

《霸王别姬》，袁泉、陈数分别扮演了《简爱》、张凯丽、张丰毅出演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吕丽萍、孙海英出演了《培尔金特》，黄磊、孙莉出演了《暗恋桃花源》，凡此种种，众多影视
明星在舞台上纷纷亮相，他们演出的话剧成为舞台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曾成功运作《霓
虹灯下的哨兵》《七十二家房客》《家》《雷雨》等一系列明星版话剧的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叶惠贤，在一次访谈中谈及“明星话剧”的话题时认为：“明星是硬道理。”而作为台湾当代
戏剧的领军人物，《暗恋桃花源》的导演赖声川也曾说：“一个舞台剧质量好坏，其根本在于
剧本，但一个舞台剧票房的好坏，起用明星制无疑是具有号召力和亲民性的。”现实证明，
起用明星阵容，掀起了观众的热情，活跃了话剧市场，似乎成为了话剧制作的金科玉律。

对于投资方来说，明星加盟话剧，无疑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从而提高人气，提升票
房，具备更强的市场号召力，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对于创作者来说，关注的目光可以成为
他们投身戏剧艺术的一个动力，从而有效推动戏剧艺术的不断发展前进。对于观众来说，
剧场成为了他们与自己喜爱的明星接触交流的另一种方式。而对于明星自身来说，回归话
剧舞台是他们艺术上的一种追求。即使有着影视传媒的巨大诱惑，舞台也始终保持着它独
特而不可替代的魅力。当与观众置身于同一个剧场时，演员面对的不再是冷冰冰的镜头，
而是近在咫尺的观众，两者间无声的交流不仅仅给予了观众灵魂的洗礼，也让舞台上的演
员受到了心灵的净化。

在当代中国，影视明星原本很多就是话剧演员，舞台艺术的一气呵成和不可重复成为
许多演员、尤其是明星考验演技的一个场所。例如雷恪生、焦晃、朱旭、濮存昕、奚美娟、吕
凉、杨立新、徐帆、冯远征、何冰、张凯丽、朱媛媛、陶红、秦海璐等演员，既是银幕上的热门
明星，也是舞台上的实力演员。曾在明星版《雷雨》中扮演鲁贵，在话剧《四世同堂》中扮演
祁老太爷，在《老舍五则》中串演多个角色的影视明星雷恪生，就曾在排练场上对记者说：

“话剧是最过瘾的，这一点影视作品没法比。因为话剧是跟观众直接进行现场的交流，火候
拿捏得当的演员，就能让观众哭，能让观众笑，而且要大笑就大笑，要小声乐就小声乐。话
剧的演出空间很大，影视剧受导演限制，你想这么演，导演说不行，要按他的，有时候你想
调整一下再来过，导演说行了，就过了。可在舞台上呢，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演。有时候
演员在台上，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演，导演有什么意见，也只能下来再说了。”

明星能把观众拉回剧场，也同样能导致观众远离剧场。明星话剧的
存在前提虽然是明星，但其核心竞争力仍然是话剧。事实证明，戏剧艺术
的源远流长主要依靠剧本这一文学形式的代代相传。中国现代戏剧史上
的代表作《雷雨》《茶馆》，历经几代不同演员的演出，依旧光芒璀璨，经典
地位不可动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剧本的价值。

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星话剧并不是市场不败的万能钥匙，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其
实潜藏着许多不良因素。明星话剧对于话剧的复兴来说是治标不治本的，若只想靠着明星
效应来笼络人心，那迟早会一败涂地。因为任何过度消费的东西，都会令人起腻直至抛弃。
因此，在我们看到明星话剧所带来的优势之时，也要对其所存在的劣势具备清醒的认识和
高度的警惕。

首先，明星的流动性很大，明星话剧的制作团队和演出班子大多为临时组建，缺乏统
一性和整体感。明星因为事务繁忙，活动较多，自然会在排练和演出的时间上受到限制。因
此排完即散，欠缺与他人磨合的时间，从而会影响彼此之间的配合与默契，这对讲求团队
合作的戏剧艺术来说是十分致命的。

其次，演出市场一味跟风，争相效仿，各路明星无论适合与否，都在舞台上票一把话
剧，久而久之就会让观众感觉不到新鲜，甚至心生厌倦。“明星制”作为一种商业手段，在对
经济、名利效应的考虑下，一味地加强其可视性和娱乐性，只会削弱戏剧本身应有的艺术
品格。因此这种失衡后的明星话剧很容易成为哗众取宠的消遣品。要知道，明星能把观众
拉回剧场，也同样能导致观众远离剧场。明星话剧的存在前提虽然是明星，但其核心竞争
力仍然是话剧。

再次，明星的高额出场费导致了话剧制作成本的增加，影响到演出票价的制定。高额
的票价吓跑了观众，浇熄了热情，从而间接影响了话剧艺术的发展和普及。而且，如果只考
虑运用明星博得一时的市场效益，就有可能挫伤那些坚守在话剧一线、有生长潜力的其他
演员艺术创造的积极性。

因此，明星话剧，并不是“明星+话剧”的简单运作，要获得明星话剧的成功，实现其良
好的发展，就一定要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使话剧艺术与明星制度珠联璧合，彼此辉映。

对于创作者和投资者来说，要以戏剧的艺术性为本，要重视话剧剧本的创作。事实证
明，戏剧艺术的源远流长主要依靠剧本这一文学形式的代代相传。无论是古希腊不可企及
的戏剧艺术，还是世界各国多姿多彩的戏剧文化，流传和交流的主要媒介，还是以剧本为
主。例如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代表作《雷雨》《茶馆》，历经几代不同演员的演出，依旧光芒
璀璨，经典地位不可动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剧本的价值。好的剧本宛如衬托明星
的夜空，它让明星焕发出耀眼的光芒，相反，差的剧本有可能让明星真的成了花瓶。所以，
即使是明星戏剧，也要以剧本为主导。

另外，在对于演员挑选的问题上，不能只是一味追求明星的经济利益。而要考虑明星
与角色的契合程度，明星参与排练演出的档期和态度。明星话剧，并不只是一种市场上的
商品，若能平衡好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关系，依旧能够创造出戏剧艺术中的精品和经典。

对于明星演员来说，要慎重选择，认真对待自己的排练和演出。演出如同仪式，严肃而
神圣。舞台存在魅力，但更具挑战。明星参与话剧演出，不应是一种资历的炫耀，更不该是
一种人气的炒作，而是演员对自己提出的一种更高要求，从而不断锤炼自己的演技，磨练
自己的品格。因为演员最终能够抓住观众、征服观众的，不是外貌，不是炒作，而是铮铮的
演技。例如话剧《李白》中，“李白”一角的扮演者濮存昕，就是在几十年，几百场的演出中不
断磨炼，才有了今天如同把“李白”化在自己身上的一种演出状态，一种自然自在的潇洒风
格。作为演员，只有扎实努力，强化自身舞台表演功底，才能保持自身的魅力。

对于观众和传媒来说，也要给予明星话剧以冷静、客观的评价，给予演出市场以正确、
积极的导向，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培育出更多的戏剧观众，营造
出良好的文化氛围，从而促使明星话剧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为戏剧艺术的不断发展不断
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话剧与影视剧的博弈关系

2007年，在为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而拍摄的大型电
视专题片《海上惊雷雨》中，笔者在解说词中赞美道：

“一部话剧被不停地搬上舞台，证明了它的经典性价
值，但是，《雷雨》的经典，还体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一种
文化母题，被其他艺术样式不停地改编及其解构着。”

当时，由话剧《雷雨》改编的张艺谋电影《满城尽带
黄金甲》正挟着“投资某亿”的“大片”威风，横扫全国电
影院线，而由话剧《雷雨》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电影、沪
剧，记忆也不是十分的遥远，故有如此的感慨。

转眼5年之后，话剧已少有被改编为影视，而影视
却成为了话剧的“母题”，被话剧“不停地改编及其解构
着”。比如《武林外传》《潜伏》《双面胶》《步步惊心》《钢
的琴》《让子弹飞》等。这些在荧屏和银幕上众所皆知
的影视片，竟“穿越”到了神圣的话剧舞台。

自新中国成立开始，话剧长期具有一种美学“输
血”的能量，许多经典的电影都是话剧改编的，诸如《万
水千山》《风暴》《霓虹灯下的哨兵》《枯木逢春》等，均为
在舞台上已经成名的同名话剧改编而来，话剧成为中
国电影的一个重要题材来源通道。新时期以来，当中
国话剧自身的“造血”能力逐渐疲软，原创文本无法自
我满足时，它加大了作为艺术人文基础的文学作品的
改编力度，而当文学也式微时，它对于社会的“对话”力
量也日渐虚弱，无力构成公众精神生活的“焦点”效应，
颇为吸引大众“眼球”的影视也就逐渐进入了话剧改编
的视域。

“读图”时代已经到来，文字的想象性体验已经无
法抗衡绚烂视听的享受。从某种意义而言，电视电影
等同于原来的短篇小说，电视连续剧则与长篇小说相
类似。应该说，电视剧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最
为成熟的领域之一，并具有了一种显著的社会思潮和
文学艺术的“母题”功能。

新世纪前后，话剧主要是向影视领域提供高质而
又丰富的演员资源，话剧院团由此也形成了一套演员
的成长模式，即话剧演员为了经济收益的需要，开始都
是迫不及待地从事影视表演，先表演电视剧，再到电影
中显身手，等到名气若干，再回到话剧的舞台享受艺
术。这样一波三折的表演历程，基本上就是一个话剧
演员成熟的过程，故而话剧界也就成为了影视表演产
业的最大“出租户”，有的话剧院团基本上就是依靠如
此“收租”生活。现在，话剧又向影视领域大量移植剧
目，巧借影视的影响力来支撑话剧的市场。

“剩影响”与“剩收益”

出现话剧大量改编影视的现象，应该说有它自己
的内在逻辑。从学理角度分析，文艺样式之间相互改
编作品，乃是一种艺术领域共振共荣的正常现象。话
剧本身的原创能量缩水，无力掀起公众社会的关注热
情，或者说是制造社会共鸣“焦点”，从而借力走红的影
视作品改编，并唤醒社会的再次“共鸣”，且由此达到一
定的经济效益，如此也不失中国话剧发展的途径设计
及其选择之一。

首先，话剧改编的影视作品，多为荧屏和银幕的成
名作，例如《潜伏》《让子弹飞》《武林外传》，已是红遍
大江南北的影视“大片”，其情节、人物和台词已为
人们所熟悉并广泛议论。它们的文学内涵和美学品质
相对扎实，故事大多具有一种人文的张力，人物性格
充满着丰富性，台词有着破碎感和含蓄性，具备改编
为话剧的某种优质资源身份。

话剧采取“成名作”的改编策略，有着务实的需
求以及隐秘的动机。

在中外艺术历史上，口碑好、票房和收视率却较
差的影视作品不在少数，同样相反的现象也不在少
数。若干年前，上海曾经同时播出大陆电视剧《小井
胡同》和台湾电视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品质优良
的《小井胡同》的收视率远远不及通俗言情的《大红
灯笼高高挂》，故而走红的影视作品不是高美学等级
的“有效证明”。某知名电影人曾坦言：“票房不是到
哪儿都是硬道理的。票房对市场、对公司、对投资人
是硬道理”，“票房以拿电影作为艺术、表达想法来
说，它往往不是个道理，它可以什么都不是”，“全世
界的好电影，不卖钱的很多”。

但是，对于话剧改编来说，它大多选择已经“成
名”的影视作品，因为它的一个或隐或显的动机，即
是利用影视作品的重大影响，从而实现话剧的“剩影
响”，至于影视作品的美学品质也许考虑，也许并不
考虑。

这里，影视作品的“高知名度”，使改编的话剧
构成“次知名度”的效应，再使排演的话剧青年形成

“微知名度”的衍生效果，它形成了一条话剧大量改
编影视的“成名”通道，也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艺术
生产利益链。

其次，降低话剧市场运作的风险度。“成名作”策略
的另外一个重要动机则是与经济收益率有关。由于影

视作品的高知名度，已经拥有先在的广告含金量，它在
银幕和荧屏上的亮相，已经免费为改编的话剧作品作
出了有效的前期宣传工作。

影视作品既然走红，必然催生一批铁杆“粉丝”，他
们也极有可能成为改编话剧的潜在观众。出于对原先
影视作品的喜爱，他们可能再次走进戏院，观赏话剧版
的作品，尤其是原剧影视明星的话剧出演，对于“粉丝”
的诱惑力更为强烈。

由此，与原创话剧比较，改编影视的话剧作品已经
具有某种市场的先发优势，其市场票房也有着稳健以
及更大的成功率，实现一种影视作品的“剩收益”效果。

再次，选择与社会热点有关的影视作品。电影是
早已“登堂入室”成为了美学的“宠儿”，电视剧也开始
出现了较为强烈的精品意识，在美学等级上也已经达
到一定的高度。例如近几年来电视剧的不断老片重
播，也折射了部分中国电视剧的经典价值。

“成名”的影视作品颇多，话剧改编则是根据自己
的受众特点及其舞台表现的要求，大多选择与青年话
剧观众能够产生审美共鸣的作品，或者说是青年白领、
大学生能够感兴趣的作品，它未必是美学高品质的作
品，却必须是时尚情调的热点之作，由此才能实现它的

“剩影响”和“剩收益”。

策略与战略的混合

从上所论，话剧改编走红的影视作品，可以成为中
国话剧发展的一条独特路线，它可以形成一种话剧发
展的战略。但是，由于目前话剧的艰难生存处境以及
文化地位的不断边缘，它在策略上则往往失去“章
法”，也是人们发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一个
内在原因。

在目前文化产业化的“大浪淘沙”中，话剧确实
颇受“颠簸”。笔者一直认为，可以做大文化产业，
却应该少提文化产业化，一个“化”字将文化的精神
功能也被裹进了经济功能，本质主义的“表述”会使
文化迷失它的方向。话剧为了生存需求，较难产生一
种战略的定力，而更多地体现为解决基本生存功能的
策略选择。应该说，话剧现状不容乐观，流行在舞台
上的多为悬疑、惊悚、戏说、偷情等题材作品，甚至
颇有当年“文明戏”回潮的迹象。《新民晚报》 2009
年8月29日 《警惕话剧向“文明戏”倒退》 一文中，
丁罗男教授认为：“音乐、惊悚、搞笑之类的元素充
斥当今话剧舞台，是因为有一批‘小白领’观众喜欢
看。而且，目前话剧的作者也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如此迎合“白领观众”的趣味，它也是为了稻粮谋，既
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能力“缺钙”的表现。因为真正
具有美学创造力以及能够契合社会文化心理的艺术大
家，他总是能够生产一种不断创新的艺术思潮，乃是领
风气之先地引导市场，而不是被动地迎合市场。

如此颇为脆弱的话剧文化生态，近些年来影视艺
术也“入侵”了两次，一是电影明星领衔话剧舞台表演
的现象，它使话剧逐渐疏远了小众特色，而接近了明星
化、商业化和世俗化的大众文化市场环境；二是话剧大
量改编影视的现象，由于它的出发点大多与市场票房
有关，而与艺术关系较为疏远，也使话剧品质在一定程
度上更加稀释。

话剧改编影视如果可以成为话剧的一个战略发展
通道，为何人们对此总是表现出一种忧虑甚至不屑态
度呢？除了在剧目选择上较为青睐一些市场走红却文
化含量不高的影视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在
于改编的态度。对于影视作品的再度利用，它不是一
种深度加工，而是放大了它的世俗和戏谑成分，将它作
为与票房市场对接的重要元素。

一部作品改编是否成功，第一，它需要提供比原作
更为深入的人文思考，尤其是将大众化的电视剧改编
为话剧，更是需要构成一种“深度模式”，至少是能够保
持原作品质的精华部分；第二，体现出话剧艺术的独特
美感，而不是影视艺术的简约移植，从影视到话剧应是
一种艺术形态的转变和提升。显然，目前影视改编的
话剧尚未达到如此的美学要求，而是表现出一种浅显
化、戏说化和粗糙化的生产倾向。

文化不同于普通的商品，它还有着民族精神引领
的重要功能，因此，文化应该与教育、卫生一样，成为一
种社会福利，而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力享受高雅的文
化。这里，出现话剧大量改编影视作品的现象，自然与
话剧的经济生存状况有关，编写、导演和表演话剧赚钱
少，不如改编来得高便利、高收益和低风险。为了省时
省钱，改编也就成为生产工艺的流程，而不是一种生命
的付出，它反过来又造成了话剧原创力量的萎缩。

电影明星参演表演，不应以一时轰动作为目标，轰
动不是艺术的终极目标，而是关注表演文化对于社会
精神的建构以及对于自身的提升与扩散效应。同样，
话剧改编影视作品，也是如此。

因此，不能怠慢和轻薄改编，更不能够怠慢和轻薄
话剧。话剧不是影视的“剩饭剩菜”，它需要的是强大
的原创肌体。

近些年，中国戏剧舞台上出现的大制作、大布景、大投资倾向引起了全国
政协会议文艺界委员的关注。

黄宏委员指出，现在大制作、大投资太多，把舞台艺术广场化，华而不
实，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缺乏实质内容，最终受到损害的只能是艺术本身。

徐翔委员认为，舞台上任何一个布景、任何一种色彩，都应与戏剧的内涵发
生直接联系，有理论的支撑，或再现生活场景，或表现氛围，或体现功能性、实用
性。现在的大制作从专业角度看缺乏理论支撑，反映的是浮华、奢华。每4年一
届的布拉格国际舞台美术展是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舞台美术展，每届都要评出一
个国家奖、20个单项奖，这些奖项集中体现了各个时期世界舞台美术的最高水
平和艺术趋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届都组织代表团参加这一舞美界
的盛会，但是迄今为止，没有拿到过一个国家奖、单项奖。在他看来，我们的舞美

创作与国际缺乏交流，对舞台美术的认识与国际脱
节。舞台技术世界领先，但是舞美观念却是落后的。
究其原因，他认为，国外戏剧的着眼点在于戏剧是群众
参与的文化，而国内戏剧经常是政府出钱，是一种政府
行为，二者存在本质差别，其结果是直接导致国外戏剧
舞美领域无法与国内对接，国外戏剧家甚至看不懂中
国的戏剧舞台美术。

田青委员认为，我国20世纪60年代时有地方戏剧
种将近400个，但是现在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只有不到200个。剩下的这
些剧种在发展、创新过程中走的却是相同的路，所有剧种只要有钱，一定会请知
名编导、舞美加入，然后请专业学院毕业却不懂得地方音乐特色的人编曲、配乐，
然后加上各种西洋乐器、大型乐队，形成了各种地方剧种“歌剧化”的面貌。这就
使地方戏的特色越来越少，所有戏迅速同质化。他认为，地方戏按照此种方式发
展，未来就是死路一条。他认为，我们现在片面追求与国际接轨，片面认为声光
电、大布景、大制作就是西方现在舞台美术的发展趋势，这其实是误解。戏曲中
虚拟、程式化的表现手法和美学原则、写意的美学韵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不能因为盲目的国际化而将这些民族的文化抛弃。谈及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田青认为，现在的戏剧发展已经不是纯艺术、纯美学的问题了，而是文化资金分
配和社会风气的问题，需要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危害。

舞美创作应向艺术回归
□本报记者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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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不能成为
影视的“剩饭剩菜”

□厉震林


